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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到极致
□忆秋寒

“不好意思我得去煮汤了。”qq消息
框中她翩然敲下这一行字便消失在手机
屏幕的尽头。

这个每到周末用一整天的时间做饭
煲汤的女孩儿，是我的茶友坤。与其说是
茶友，莫若说是茶师。

我固然爱茶，爱着红茶那艳丽的色
泽和香气，爱着普洱那敦厚的浓酽和甘
甜。但相形于她，我之爱茶未免太过性
情，而她则是爱得明白，爱得透彻。根据
茶对温湿度的不同要求她将茶存放于不
同的地方。她的冰箱专门为茶留了足够
的空间，就像她专门为茶和茶具买回鸡
翅木的柜子一样。

我爱茶，纯粹的爱，不带半点粉饰的
爱，一种纯天然的灵性吸引。我爱茶的味
道，爱品茶时烟雾氤氲的幽静氛围，我爱
那嗅着茶香将一切超然物外的幡然顿
悟，我以为这已然足够。

这显然会招致坤的批判：“你真的爱
茶吗？就像你爱一个人，你甚至不了解他
的脾性，又如何与之睦处呢？”

坤说，不同的茶是需要不同材质不同
器型的茶具浸泡的。比如浸泡铁观音她用
乳鼎的衍生壶型天地玉壶，因为这种壶形
矮扁，适宜铁观音的茶韵花香平顺释放。
以此类推，绿茶红茶黑茶等也皆有各自的
浸泡器具。纹理清晰的鸡翅木柜子里，摆
放着她的这些宝贝，青花的盖碗，暗褐色
竹制茶席，更有西施、石瓢、贵妇、四方、思
亭等不同壶型的紫砂壶十几把。

将茶喝到这种境界，哪怕仅仅是解
构各种茶和各种茶具特性的这样一种耐
心，也已然是一种高境界的修炼了。

坤是自由职业者，收入也并不太多，
但用她的话，宁缺毋滥，爱就要爱到极致。

这个爱到极致的女人每个周末的大
清早就会出现在超级市场，根据家人不
同的体质进行不同的食材搭配，然后把
自己丢进厨房一整天，为家人烹制可口
又营养丰富的周末大餐。

于是我问她：“我骨质疏松体质虚弱，
食补的话吃些什么好”，她洒脱而又淡然
地敲下几行字：煲个牛尾汤吧，补钙。先把
牛尾切开煎一下，最好用橄榄油，去去它
的脂肪。也可以直接用热水焯制去去腥
味。可以搭配西红柿西芹胡萝卜，记得出
锅前放几滴醋，这样更易促进钙的吸收。

就像天下万物，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一个道理，坤虽然也有很多古怪的习性，
有时颇有些倔强，有时言语又很有些刻
薄，但是我还是极为喜欢她。她赋予所爱
之事这样一种精致，她自己便也在这份
精致中玲珑剔透起来，而那正是一个知
性女子最为准确的自我诠释。

□鹿永柱

父亲老了，一头黑发早已
变得花白，背也有些驼了，黑
红的脸膛上皱纹密布。上了岁
数，父亲的身体状况大不如
前，先是得了肾结石，如今听
力也不好了。和父亲说话必须
大声，要不父亲就会一头雾水
茫然状。这让父亲很苦恼，父
亲自说自话，才六十多点，这
耳朵就听不到了，心烦意乱。
我提议出去看看大海散散心
吧，父亲欣然应允。

趁着小长假，我驱车在高
速公路上飞驰，两个多小时后
到了海边。海水哗哗地拍打着

堤岸，乱玉飞溅，空中有海鸥
划过，极目远望，水天相接，漫
无边际。站在海边父亲也很
开心，喃喃道：“大海原来是
这样的。”又转过头和母亲
说：“要不是孩子咱可出不
了远门。”母亲笑而不语。蓦
地 ，我 意 识 到 父 亲 真 的 老
了。细想想，小时候父亲带
我 去 这 去 那 ，出 去 游 玩 也
好，送我去外地求学也好，何
曾担忧出不了远门。时光匆
匆，带走了父亲的青春，带走
了父亲的大好年华。

父亲曾有一份体面的职
业，正式工，在单位担任采购
员。在票证时代，村里老乡买

布、买煤、买肉都要走父亲的
后门，父亲能帮的就帮，从不
要别人的好处。后来时代变
革，父亲下岗了。下岗伊始，父
亲也很茫然，好像一下子失去
了生活的方向。后来父亲慢慢
摆脱了下岗阴影，走街串巷割
玻璃，在建筑工地打零工，父
亲都干过。有熟人和父亲开玩
笑：“你原先养尊处优，现在一
个汗珠摔八瓣，能适应吗？”父
亲呵呵一笑：“凭双手挣钱，夜
里睡觉更香了。”由于职业原
因，父亲天南地北都去过，唯
独没看过大海。

站在海边父亲大声呼喊：
“大海，我来了。”海水哗哗作

响，仿佛做着热烈的回应。父
亲脸上漾满了笑容，开成了一
朵花。父亲脱下鞋子，在沙滩
上踩下一行歪歪斜斜的足迹，
这不正是父亲走过的人生轨
迹的缩影吗？有风雨、有艰辛，
但父亲从没叫过苦。大海、父
亲，在我面前父亲就是我的大
海，父亲以宽阔的胸怀包容着
我的自私、任性以及少不更
事。我这艘小船从不担心触
礁、搁浅，不正是因了父亲的
呵护吗？

以后我会带父亲去更多
的地方，父亲老了，我就是父
亲的拐杖，就是父亲的腿。我
爱你，如海般的父亲。

陪陪父父亲亲去去看看海海

□李滨芝

我家兄弟三个，这在过去
的农村是件很光彩的事情，然
而这可愁坏了父亲，因为这意
味着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
要挣足够多的钱来养家糊口。

因为单凭种地根本无法
维持生计，所以父亲便自小带
着我们举家外出务工。在我的
记忆里，父亲做过很多生意，
倒腾过蚯蚓，开过油坊，贩过
小玩意，但这些干得时间都不
长，也没有挣到多少钱。后来，
父亲见收废品行情好，便租了
一个小院，开始收废品，一干
干了十几年，也因此挣了钱。

父亲是一个极节俭的人，
吃穿上从不舍得给自己多花
一分钱。父亲爱抽烟，但总是
抽那种最便宜的烟，也喜欢喝
酒解解乏，但总是喝那种便宜
的散装酒。可是父亲却从来不
在花钱上紧着我们，别人家孩
子有的，父亲也尽量满足我
们。我记得大哥念师范的时
候，为了练习英语听力，他的
很多同学都买了录音机，虽然

当时的录音机价格还很贵，但
父亲还是一咬牙就给大哥买
了一台，要知道当时买一台录
音机花的钱几乎可是父亲辛
辛苦苦一个月才能挣来的。

后来，生活的光景越来
越好了，村里的人都劝父亲
翻盖几间新房子，毕竟老家
住的房子还是土屋。可父亲
憨笑着说：“我得攒钱给我
仨儿子上学结婚用啊，现在
房价这么贵！”父母一直住
在老家的土屋里，在一次大
雨后，老家的北屋有两间在
雨中垮塌了，无奈父亲只得
又重新翻盖了下，重新翻盖
的给爷爷住，而父母仍旧是
住在原来的偏房里。

我跟大哥结婚买房的时
候，都是父亲帮我们垫付了大
部分的购房款，帮我们解决了
大问题。当我们住进宽敞明亮
的楼房的时候，想想父母还住
在土屋里，心里怎么也不是个
滋味，可父亲总是得意地说：

“我有你们仨这么有出息的儿
子给我长脸，我就是住桥洞也
高兴，况且住土屋多好，冬暖

夏凉。”
别人都羡慕他，跟他打趣

道：“老李，你仨儿都吃国家
饭，老大和老二都结婚了，你
也该享受享受了！”父亲总是
得意地笑着回答：“我又不老，
趁着还能干多给孩子攒下
点！”诚然，在父亲看来，他永
远都不会老，他也从不承认自
己老，他说他总有使不完的
劲。每次看到父亲一个人驮着
一大包矿泉水瓶，在大包的衬
托下，父亲竟显得那般渺小，
似乎父亲有着无穷的力量。

然而不等弟弟结婚，父亲
终于倒下了，父亲在扛大包的
时候突发脑溢血，本来在医院
坚持治疗便能痊愈，但父亲总
觉得在医院花的都是冤枉钱，
说什么也得出院，我们谁也拗
不过他。可是这一出院却使得
父亲的病情愈加恶化，父亲又
得了严重的心脏病。

在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治
疗时间后，父亲的病情终于有
了好转，在我们的苦劝下，父
亲终于答应了我们在家养病，
原来的买卖处理掉不干了。

本以为父亲这下可以安心享
受晚年的生活，然而过不了多
长时间，父亲又打算重操旧
业，他见人家开超市赚钱，便
想要开超市。我们都劝他，说
他身体禁不起折腾了，但是父
亲倔强地不肯听从，最终父亲
的超市还是开起来了。母亲
说：“让他干吧，闲下来他会更
不得劲。”每当看着父亲佝偻
的身影，满头的白发，沟壑纵
横的皱纹，我不禁心疼不已。

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开
超市是因为弟弟在北京上班，
父亲知道北京的房价更贵，所
以只得想法给弟弟攒下足够
的买房子的钱。弟弟结婚后，
父亲仍然不肯闲下来，我问他
原因，他说我跟大哥家的日子
并不好过，想趁着自己还能干
点，就多挣点帮衬着我们。我
的眼里早已噙满了泪水，然而
我强忍着没有哭出来，因为我
知道父亲知道我们过得不好
他的心脏病就会犯。

我终于知道了父亲并不
是不服老，而是为了我们不能
服老。

不不服服老老的的父父亲亲

□李孝玉

在济南的北边，
有一片蓝蓝的天
那里有好客的秧歌，
热情的温泉
绿树怎么望，
也望不到边啊

空气如兰

在济南的北边，
有一片蓝蓝的天
那里四季瓜果鲜
如果你来看看
不把肚皮撑破，
舍不得把家还

在济南的北边，
有一片蓝蓝的天
那里的人巧啊
老豆腐挺解馋
小火烧加点糖，
就一酥千年

在济南的北边，
有一片蓝蓝的天
那里有条河
碧水流沙，
蜿蜒天边
传说帮助宋太祖，
打过江山

在济南的北边，
有一片蓝蓝的天
蓝天如缎啊，
白云似仙
如果你来看看
你会忘了哪里是天上，
哪里是人间

在在济济南南的的北北边边，，有有一一片片蓝蓝蓝蓝的的天天

在济南的北边，有一片蓝蓝的天。 郭永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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